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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陈高科完成了三年的
学业，被分配到我市工作。他说：

“当时社会上人才奇缺，同学们在
分配工作阶段出现了‘被争抢’的
现象。我到了平顶山，市教育局的
领导让我自己挑选单位，我挑了省
重点中学——平顶山矿务局一中
（现市实验高中）担任物理教师。”

几年之后，陈高科离开学校从
事行政工作。现在，陈高科已经定
好了退休后的目标：做心理咨询
师，为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

陈高科在自己的回忆录《令人
难忘的1977年高考经历》中这样写
道：“1977年的高考不仅改变了我

们这些被录取者的命运，也对中国
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和深远的
影响。它标志着我们的国家再次

‘睡狮猛醒’，我们的国家从此要走
向科教兴国之路，我们的人民从此
更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我们的
青少年一代从此更深刻地感受到
知识的力量，并立志奋发学习，努
力成为建设祖国的后起之秀……”

陈高科认为：“当年的‘77级’
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在任何
一个地方，如果有两个来自77级的
人相遇，两人总能会心地对视、热
情地握手和坦诚地交流。这是一
种认同，一种对历史选择的认同。”

心生自豪，“77级”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符号

陈高科：

“77级”已成为一种文化符号
□本报记者 王春霞/文 彭程/图

5月23日上午，在市政协一间办公室，60岁的陈高科正面临退休，他向记者娓娓谈起20岁时参加的那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高考，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就在3天前，陈高科刚刚赶赴武汉参加了另一场国考：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考试，整个考场，数他年龄最大。这位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副主任、曾任市科协党组书记

的正县级干部，去年已经拿到了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资格证。
两次考试看似没有任何关联，实则一脉相承。陈高科说：“当年的高考对我的刺激太大了，激励着我这一生要不停地学习、奋进！年龄虽然大了，脑子不能老化，我这也

是挑战自己。”

1957年，陈高科生于湛河
区曹镇乡（以前叫曹镇公社，
1984年之前属于宝丰县管辖）
曹镇村。他的祖辈中曾出过
一个武举人，父亲是一名教
师。他上高中时，父亲不幸因
病去世，作为家中长子，三个
弟弟年幼，家庭负担很重。
1975年，他高中毕业后回乡务
农，当时的理想就是利用所学
知识帮助贫下中农种好田。

1976年初，由于赶上了国
家的新政策，陈高科接替已故
父亲的班，成为曹镇公社一名
公办教师，被分配到秦庄村学
校任教，带全校七个年级的体
育课和初中一年级的数学课。

陈高科回忆说：“国家恢
复高考的消息是从广播里听
到的，我考虑再三，一开始并

未打算报名。”但是，很多同学
和熟人都动员他报名参加考
试，一个要好的同学陈殿卿看
实在动员不了他，就要求他陪
伴复习。每天晚上，他在陈殿
卿的宿舍睡觉，总是被叫醒很
多次，一起讨论难题。过了一
段时间，他干脆决定报名参加
高考，和大家一起熬夜复习。

当时高考报名是先报志
愿，陈高科考虑到自己家庭条
件差，就报了两个离家近的高
校。报名之后，考前复习的时
间只剩下20天了。他白天要
在学校上课，只有晚上的时间
投入复习，紧张程度可想而
知。当时也没有什么复习资
料，只能翻出初中和高中的课
本看，因找不全课本，同学们
都凑在一起不知疲倦地复习、

讨论着，实在撑不下去了就打
个盹儿。

考前最后几天，5个要好
的同学集中到陈高科家里通
宵达旦地复习。陈高科记得，
有个同学从外地弄来了一本
政治复习题小册子，大家如获
至宝，轮流着看。“我说只看一
天，条件是这一天时间里谁也
别打扰我。那次，我把自己关
在一个空房子里整整一天一
夜，连饭也是从门缝塞进来
的。”他说，让自己难以置信的
是，一天时间，他竟然把这本
密密麻麻的小册子背完了。

不过，高考之后，陈高科
往自己腿上一拨拉，竟然掉了
一层皮。40年后的今天，陈高
科感叹道：“那可真的是累得
脱了一层皮啊！”

仓促备考，一天背会一本复习册

1977 年 12 月 9 日那天上
午，20岁的陈高科和全镇500
多名考生一起，走进曹镇高中
考点，参加河南省高考。他记
得很清楚，第一场考的是语
文，知识部分30分，作文部分
70分。至今，他仍然记得当年
高考的题目有两个：《我的心
飞向了毛主席纪念堂》《为抓
纲治国初见成效而热烈欢
呼》，任选其一。

毛主席在 1976 年 9 月去
世时，举国悲痛，当时各类媒
体也发表了很多缅怀毛主席
丰功伟绩的文章。当时陈高
科非常关注这些报道文章，还
将一些重要的章节抄到了笔
记本上。所以，他选择了第一
个题目，满怀对毛主席的崇敬
之情完成了这篇作文。下午

的政治考试也比较顺利，恰巧
有几道问答题与几天前他背
诵过的那本小册子上的内容
相近。

然而，接下来的数学考试
难倒了一大片。陈高科回忆：

“我拿到数学卷子一看，发现
上面的题目基本上都不会，心
里非常着急，自我感觉是晕场
了。”他冷静几分钟后就开始
试着演算考题，遇见似懂非懂
的题目就在演草纸上试着演
算，演算错了就重新再来。就
在他举手示意监考老师要演
草纸时，顺便瞥了一眼周围的
考生们，竟然发现大部分考生
都端坐在座位上，考卷几乎是
空白的。

下了考场，陈高科盘算着
数学能得10分就不错了。不

料，同考场一位同学对他说：
“你一定能考上大学！”“为
啥？”“你还向监考老师要演草
纸呢。”这真是令他哭笑不得。

陈高科报考的是理科，
最后一场考试是物理和化
学。卷子只有一张纸，他只
顾着解答正面的物理题，
临近考试结束时才听到
监考老师提醒卷子背
面还有化学试题，可
为时已晚。他急忙
翻开背面的化学
试题，只答了两
小题，考试结束
的铃声就响了
起来。回忆起
此事，陈高科
现 在 仍 然 遗
憾不已。

参加高考，遗憾漏了背面化学题

参加完高考，陈高科回到秦庄
学校继续教课。眼看到了1978年
4 月份，他仍然没有接到录取通
知，已经不抱希望的他感觉自己落
榜了。没想到4月中旬的一天，他
正在学校上课，陈殿卿为他送来了

“许昌师范大专班物理专业”的录
取通知书。

得知“拉自己下水”的陈殿卿
未被录取，陈高科百感交集。他只
好鼓励陈殿卿别放弃，争取来年再
考。结果，陈殿卿连考三年未果，
最终放弃。

后来，陈高科了解得知，当年
曹镇高中考点的550多名考生一

共考上大学本科 1名、大学专科 1
名、中专7名，其中这个大学专科
生就是他。他说，据了解，1977年
高考，河南省共70多万人参加考
试，只有9000多人圆了大学梦，录
取率是1.3%。当时河南省的录取
分数线很低，理工科考生4门考试
的总分达到 180分就可以上大专
了，但他一直不知道自己究竟考了
多少分。

陈高科大学报到的前一天到
秦庄学校辞行，全校师生排着长长
的队伍一直把他送到村东头，他的
学生更是与他挥泪告别，这成了他
记忆里难忘的镜头。

他被录取，拉他报名的同学却落榜了

初次踏入大学校园，简陋的硬
件设施与陈高科的想象相去甚远：

“我想象中的大学校园很漂亮，可
学校的基础条件很差，很破败，第
一感觉是失落。”好在同学们虽然
一个个面色黢黑，衣着也不合体，
学习劲头却十足。他回忆说：“我
们这些来自全省各地不同家庭、不
同层次的同学们一见面都像亲兄
弟那样尽情交流着、谈论着，很快
就融合成了一个充满青春活力的
积极向上的集体。”

当时的许昌师范本来是一个中
专学校，1977年高考时首次开设了
4个大专班，物理专业是其中之一，
全班35名学生，只有4名女生。全
班同学最大的33岁，最小的18岁。

陈高科说，当年教他们力学课

程的王中方老师讲的一席话对同
学们触动很大。王老师说，他参加
了这次高考的评卷，在评卷现场，
他亲眼看到一位参加评卷的老教
授哭了。原因是这位老教授发现
有一个考场的30多份物理卷子全
部得了零分！评卷老师们认为我
们国家已经出现了难以弥补的知
识断层，如果再不重视教育就会彻
底走向衰败，这次恢复高考实在是
太有必要了！

同学们听了王老师的话，一种
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油然而生，
更加如饥似渴地学习，掀起一股

“读书热”。除了学习教材之外，大
家设法到书店买书、到图书馆借书
学习，如果谁能弄到一套好的教材
或者习题集大家都争相传看。

进入大学，校园里掀起“读书热”

工作之余，陈高科喜欢看一些心理咨询方面的书籍。


